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一　神仙的忌讳
　　刘家峧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
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
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
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
　　二诸葛忌讳“不宜栽种”，三仙姑忌讳“米烂了”。这里边有两个小
故事：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
都抢着种地，二诸葛看了看历书，又掐指算了一下说：“今日不宜栽种。”

初五日是端午，他历年就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又不曾种；初六倒是个黄
道吉日，可惜地干了，虽然勉强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却没有出够一半。
后来直到十五才又下雨，别人家都在地里锄苗，二诸葛却领着两个孩子在
地里补空子。邻家有个后生，吃饭时候在街上碰上二诸葛便问道：“老汉！
今天宜栽种不宜？”二诸葛翻了他一眼，扭转头返回去了，大家就嘻嘻哈
哈传为笑谈。
　　三仙姑有个女孩叫小芹。一天，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里问病，三仙姑
坐在香案后唱，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听。小芹那年才九岁，晌午做捞饭，
把米下进锅里了，听见她娘哼哼得很中听，站在桌前听了一会，把做饭也
忘了。一会，金旺他爹出去小便，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说：“快去捞饭！
米烂了！”

　　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听见，回去就传开了。后来有些好玩笑的人，见
了三仙姑就故意问别人“米烂了没有？”

　　
　　二　三仙姑的来历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
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
在地里死受。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个爹，父子两个一上了地，家里只留
下新媳妇一个人。村里的年青人们感觉着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的来
跟新媳妇做伴，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哄伙。
　　于福他爹看见不像个样子，有一天发了脾气，大骂一顿，虽然把外人
挡住了，新媳妇却跟他闹起来。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头也不梳，脸也不
洗，饭也不吃，躺在炕上，谁也叫不起来，父子两个没了办法。邻家有个
老婆替她请了一个神婆子，在她家下了一回神，说是三仙姑跟上她了，她
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长吾神短，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别人
也给她烧起香来求财问病，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设起来了。
　　青年们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是去问神，还不如说是去看圣像。三仙
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
更明，宫粉搽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着她转来转去。
　　这是三十来年前的事。当时的青年，如今都已留下了胡子，家里都是
子媳成群，所以除了几个老光棍，差不多都没有那些闲情到三仙姑那里去
了。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
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
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老相好都不来了，几个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满意，三仙姑又团结了一
伙孩子们，比当年的老相好更多，更俏皮。
　　三仙姑有什么本领能团结这伙青年呢？这秘密在她女儿小芹身上。
　　
　　三　小　芹
　　三仙姑前后共生过六个孩子，就有五个没有成人，只落了一个女儿，
名叫小芹。小芹当两三岁时候，就非常伶俐乖巧，三仙姑的老相好们，这
个抱过来说是“我的”，那个抱起来说是“我的”，后来小芹长到五六岁，
知道这不是好话，三仙姑教她说：“谁再这么说，你就说‘是你的姑
姑’。”说了几回，果然没有人再提了。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
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
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
　　吃饭时候，邻居们端上碗爱到三仙姑那里坐一会，前庄上的人来回一
里路，也并不觉得远。这已经是三十年来的老规矩，不过小青年们也这样
热心，却是近二三年来才有的事。
　　三仙姑起先还以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领，日子长了，青年们并不
真正跟她接近，她才慢慢看出门道来，才知道人家来了为的是小芹。
　　不过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样，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上
却不跟人乱来，近二三年，只是跟小二黑好一点。前年夏天，有一天前晌，
于福去地，三仙姑去溜门，家里只留下小芹一个人，金旺来了，嘻皮笑
脸向小芹说：“这会可算是个空子吧？”小芹板起脸来说：“金旺哥！咱
们以后说话规矩些！你也是娶媳妇大汉了！”金旺撇撇嘴说：“咦！装什
么假正经？小二黑一来管保你就软了！有便宜大家讨开点，没事；要正经
除非自己锅底没有黑。”说着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说：“不用装模作样
了！”不料小芹大声喊道：“金旺！”金旺赶紧跑出来。一边还咄念道：
“等得住你！”说着就悄悄溜走了。
　　
　　四　金旺弟兄
　　提起金旺来，刘家峧没有人不恨他，只有他一个本家兄弟名叫兴旺跟
他对劲。
　　金旺他爹虽是个庄稼人，却是刘家峧一只虎，当过几十年老社首，捆
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戏。金旺长到十七八岁，就成了他爹的好帮手，兴旺
也学会了帮虎吃食，从此金旺他爹想要捆谁，就不用亲自动手，只要下个
命令，自有金旺兴旺代办。
　　抗战初年，汉奸敌探溃兵土匪到处横行，那时金旺他爹已经死了，金
旺兴旺弟兄两个，给一支溃兵作了内线工作，引路绑票，讲价赎人，又做
巫婆又做鬼，两头出面装好人。后来八路军来，打垮溃兵土匪，他两人才
又回到刘家峧。
　　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经过几个月大混乱，死了许多人，弄得大家更
不敢出头了。别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各救会、武委会，刘家峧却除
了县府派来一个村长以外，谁也不愿意当干部。不久，县里派人来刘家峧
工作，要选举村干部，金旺跟兴旺两个，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大家也
巴不得有人愿干，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连金
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其他各干部，硬捏了几个老头子出来充数。
只有青抗先队长，老头子充不得。兴旺看见小二黑这个小孩子漂亮好玩，
随便提了一下名就通过了，他爹二诸葛虽然不愿，可是惹不起金旺，也没
有敢说什么。
　　村长是外来的，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从此金旺兴旺比前更厉害了，
只要瞒住村长一个人，村里人不论那个都得由他两个调遣。这几年来，
村里别的干部虽然调换了几个，而他两个却好像铁桶江山。大家对他两个
虽是恨之入骨，可是谁也不敢说半句话，都恐怕扳不倒他们，自己吃亏。
　　五　小二黑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
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峧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
不论去到那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小二黑没有上过学，只是跟着他爹识了几个字。当他六岁时候，他爹
就教他识字。识字课本既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
从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封名等学起，进一步便学些《百中
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
阳宅》等书。小二黑从小就聪明，像那些算属相、卜六壬课、念大小流年
或“甲子乙丑海中金”等口诀，不几天就都弄熟了，二诸葛也常把他引在
人前卖弄。因为他长得伶俐可爱，大人们也都爱跟他玩；这个说：“二黑，
算一算十岁属什么？”那个说：“二黑，给我卜一课！”后来二诸葛因为
说“不宜栽种”误了种地，老婆也埋怨，大黑也埋怨，庄上人也都传为笑
谈，小二黑也跟着这事受了许多奚落。那时候小二黑十三岁，已经懂得好
歹了，可是大人们仍把他当成小孩来玩弄，好跟二诸葛开玩笑的，一到了
家，常好对着二诸葛问小二黑道：“二黑！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种？”和小
二黑年纪相仿的孩子们，一跟小二黑生了气，就连声喊道：“不宜栽种不
宜栽种……”小二黑因为这事，好几个月见了人躲着走，从此就和他娘商
量成一气，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
　　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经二三年了。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原不过在冬天
夜长时候，跟着些闲人到三仙姑那里凑热闹，后来跟小芹混熟了，好像是
一天不见面也不能行。后庄上也有人愿意给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二诸葛
不愿意，不愿意的理由有三：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
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名声不好。恰巧在这
时候彰德府来了一伙难民，其中有个老李带来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没
有吃的，愿意把姑娘送给人家逃个活命。
　　二诸葛说是个便宜，先问了一下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说：“千里姻
缘一线牵。”就替小二黑收作童养媳。
　　虽然二诸葛说是千合适万合适，小二黑却不认账。父子俩吵了几天，
二诸葛非养不行，小二黑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结果
虽然把小姑娘留下了，却到底没有说清楚算什么关系。
　　六　斗争会
　　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每日怀恨，总想设法报一报仇。有一
次武委会训练村干部，恰巧小二黑发疟疾没有去。训练完毕之后，金旺就
向兴旺说：“小二黑是装病，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斗争他一顿。”

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钉子，自然十分赞成金旺的
意见，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说一下，发动妇救会也斗争小芹一
番。金旺老婆现任妇救会主席，因为金旺好到小芹那里去，早就恨得小芹
了不得。现在金旺回去跟她说要斗争小芹，这才是巴不得的机会，丢下活
计，马上就去布置。第二天，村里开了两个斗争会，一个是武委会斗争小
二黑，一个是妇救会斗争小芹。
　　小二黑自己没有错，当然不承认，嘴硬到底，兴旺就下命令把他捆起
来送交政权机关处理。幸而村长脑筋清楚，劝兴旺说：“小二黑发疟是真
的，不是装病，至于跟别人恋爱，不是犯法的事，不能捆人家。”兴旺说：
“他已是有了女人的。”

　　村长说：“村里谁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认他的童养媳。人家不承认是对
的，男不过十六，女不过十五，不到订婚年龄。十来岁小姑娘，长大也不
会来认这笔账。小二黑满有资格跟别人恋爱，谁也不能干涉。”兴旺没话
说了，小二黑反要问他：“无故捆人犯法不犯？”经村长双方劝解，才算
放了完事。
　　兴旺还没有离村公所，小芹拉着妇救会主席也来找村长。
　　她一进门就说：“村长！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
说理了？”兴旺见拉着金旺的老婆，生怕说出这事与自己有关，赶紧溜走。
后来村长问了问情由，费了好大一会唇舌，才给他们调解开。
　　七　三仙姑许亲
　　两个斗争会开过以后，事情包也包不住了，小二黑也知道这事是合理
合法的了，索性就跟小芹公开商量起来。
　　三仙姑却着了急。她跟小芹虽是母女，近几年来却不对劲。三仙姑爱
的是青年们，青年们爱的是小芹。小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来好像鲜
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她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
门去，可是因为自己名声不正，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开罢斗争会以
后，风言风语都说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结婚，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
想跟小二黑说几句笑话都不能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托东家求西家
要给小芹找婆家。
　　“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有个吴先生是在阎锡山部下当过旅长
的退职军官，家里很富，才死了老婆。他在奶奶庙大会上见过小芹一面，
愿意续她，媒人向三仙姑一说，三仙姑当然愿意。不几天过了礼帖，就算
定了，三仙姑以为了却一宗心事。
　　小芹已经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如何肯听她娘的话。
　　过礼那一天，小芹跟她娘闹起来，把吴先生送来的首饰绸缎扔下一地。
媒人走后，小芹跟她娘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

　　三仙姑愁住了，睡了半天，晚饭以后，说是神上了身，打了两个呵欠
就唱起来。她起先责备于福管不了家，后来说小芹跟吴先生是前世姻缘，
还唱些什么“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顺天意活不成，……”于福跪在地下哀
求，神非教他马上打小芹一顿不可。小芹听了这话，知道跟这个装神弄鬼
的娘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干脆躲了出去，让她娘一个人胡说。
　　小芹一个人悄悄跑到前庄上去找小二黑，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
两个就悄悄拉着手到一个大窑里去商量对付三仙姑的法子。
　　八　拿　双
　　小芹把她娘怎样主婚怎样装神，唱些什么，从头至尾细细向小二黑说
了一遍，小二黑说：“不用理她！我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
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说到这里，听见
外边有脚步声，小二黑伸出头来一看，黑影里站着四五个人，有一个说：
“拿双拿双！”他两人都听出是金旺的声音，小二黑起了火，大叫道：
“拿？没有犯了法！”兴旺也来了，下命令道：“捉住捉住！我就看你犯
法不犯法？给你操了好几天心了！”小二黑说：“你说去那里咱就去那里，
到边区政府你也不能把谁怎么样！走！”

　　兴旺说：“走？便宜了你！把他捆起来！”小二黑挣扎了一会，无奈
没有他们人多，终于被他们七手八脚打了一顿捆起来了。
　　兴旺说：“里边还有个女的，也捆起来！捉奸要双，这是她自己说的！”

说着就把小芹也捆起来了。
　　前庄上的人都还没有睡，听见有人吵架，有些人就跑出来看，麻秆火
把下看见捆着的两个人，大家不问就都知道了八九分。二诸葛也出来了，
见小二黑被人家捆起来，就跪在兴旺面前哀求道：“兴旺！咱两家没有什
么仇！看在我老汉面上，请你们诸位高高手……”兴旺说：“这事情，我
们管不了，送给上级再说吧！”小二黑说：“爹！你不用管！送到那里也
不犯法！我不怕他！”兴旺说：“好小子！要硬你就硬到底！”

　　又逼住三个民兵说：“带他们走！”一个民兵问：“带到村公所？”

　　兴旺说：“还到村公所干什么？上一回不是村长放了的？送给区武委
会主任按军法处理！”说着就把他两个人拥上走了。
　　九　二诸葛的神课
　　邻居们见是兴旺弟兄们捆人，也没有人敢给小二黑讲情，直等到他们
走后，才把二诸葛招呼回家。
　　二诸葛连连摇头说：“唉！我知道这几天要出事啦：前天早上我上地
去，才上到岭上，碰上个骑驴媳妇，穿了一身孝，我就知道坏了。我今年
是罗睺星照运，要谨防带孝的冲了运气，因此那里也不敢去，谁知躲也躲
不过？昨天晚上二黑她娘梦见庙里唱戏。今天早上一个老鸦落在东房上叫
了十几声，……唉！反正是时运，躲也躲不过。”他罗里罗嗦念了一大堆，
邻居们听了有些厌烦，又给他说了一会宽心话，就都散了。
　　有事人那里睡得着？人散了之后，二诸葛家里除了童养媳之外，三个
人谁也没有睡。二诸葛摸了摸脸，取出三个制钱占了一卦，占出之后吓得
他面色如土。他说：“了不得呀了不得！丑土的父母动出午火的官鬼，火
旺于夏，恐怕有些危险了。唉！人家把他选成青年队长，我就说过不叫他
当，小杂种硬要充人物头！人家说要按军法处理，要不当队长那里犯得了
军法？”老婆也拍手跺脚道：“小爹呀！谁知道你要闯这么大的事啦？”

大黑劝道：“不怕！事已经出下了，由他去吧！我想这又不是人命事，也
犯不了什么大罪！既然他们送到区上了，我先到区上打听打听！你们都睡
吧！”说着点了个灯笼就走了。
　　二诸葛打发大黑去后，仍然低头细细研究方才占的那一卦。停了一会，
远远听着有个女人哭，越哭越近，不大一会就来到窗下，一推门就进来
了。二诸葛还没有看清是谁，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带哭带闹说：“刘
修德！还我闺女！你的孩子把我的闺女勾引到那里了？还我……”二诸葛
老婆正气得死去活来，一看见来的是三仙姑，正赶上出气，从炕上跳下来
拉住她道：“你来了好！省得我去找你！你母女两个好生生把我孩子勾引
坏，你倒有脸来找我！咱两人就也到区上说说理！”这两个女人滚成一团，
二诸葛一个人拉也拉不开，也再顾不上研究他的卦。三仙姑见二诸葛老
婆已经不顾了命，自己先胆怯了几分，不敢恋战，少闹了一会挣脱出来就
走了。
　　二诸葛老婆追出门来，被二诸葛拦回去，还骂个不休。
　　
　　十　恩典恩典
　　二诸葛一夜没有睡，一遍一遍念：“大黑怎么还不回来，大黑怎么还
不回来。”第二天天不明就起程往区上走，走到半路，远远看见大黑、三
个民兵已都回来了，还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员，一个交通员。他远远就喊叫
道：“大黑！怎么样？要紧不要紧？”大黑说：“没有事！不怕！”说着
就走到跟前，助理员跟三个民兵先走了。大黑告交通员说：“这就是我
爹！”又向二诸葛说：“区上添传你跟于福老婆。你去吧，没有事！二黑
跟小芹两个人，一到区上就放开了。区上早就听说兴旺和金旺两个人不是
东西，已经把他两个人押起来了，还派助理员到咱村开大会调查他们横行
霸道的证据。我赶到那里人家就问罢了，听说区上还许咱二黑跟小芹结
婚。”二诸葛说：“不犯罪就好，结婚可不行，命相不对！你没有听说添
传我做什么？”大黑说：“不知道，大约也没有什么大事。你去吧，我先
回去告我娘说。”交通员说：“老汉！这就算见了你了！你去吧，我再传
那一个去！”说了就跟大黑相跟着走了。
　　二诸葛到了区上，看见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条板凳上，他就指着小二
黑骂道：“闯祸东西！放了你你还不快回去？你把老子吓死了！不要脸！”

区长道：“干什么？区公所是骂人的地方？”二诸葛不说话了。区长问：
“你就是刘修德？”二诸葛答：“是！”问：“你给刘二黑收了个童养
媳？”答：“是！”问：“今年几岁了？”答：“属猴的，十二岁了。”

区长说：“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刘二黑已经跟于小
芹订婚了！”二诸葛说：“她只有个爹，也不知逃难逃到那里去了，退也
没处退。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
的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就过去了。……”区长说：“凡是不合法的订
婚，只要有一方面不愿意都得退！”二诸葛说：“我这是两家情愿！”区
长问小二黑道：“刘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小二黑说：“不愿意！”二
诸葛的脾气又上来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由你啦？”区长道：“给他
订婚不由他，难道由你啦？老汉！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你家养
的那个小姑娘，要真是没有娘家，就算成你的闺女好了。”二诸葛道：
“那也可以，不过还得请区长恩典恩典，不能叫他跟于福这闺女订婚！”

区长说：“这你就管不着了！”二诸葛发急道：“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
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又向小二黑道：“二黑！你不要糊涂了！
这是你一辈子的事！”

　　区长道：“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强逼着你十九岁的孩子娶上个十二
岁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辈子气！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
人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养媳没处退就算成你的闺
女！”

　　二诸葛还要请区长“恩典恩典”，一个交通员把他推出来了。
　　十一　看看仙姑
　　三仙姑去寻二诸葛，一来为的是逞逞斗气的本领，二来为的是遮遮外
人的耳目。其实让小芹吃一吃亏她很高兴，所以跟二诸葛老婆闹了一阵之
后，回去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她起得很迟，于福虽比她着急，可是自己
既没有主意，又不敢叫醒她，只好自己先去做饭，饭快成的时候，三仙姑
慢慢起来梳妆，于福问她道：“不去打听打听小芹？”她说：“打听她做
甚啦？她的本领多大啦？”于福也再没有敢说什么，把饭菜做成了放在炉
边等，直等到她梳妆罢了才开饭。
　　饭还没有吃罢，区上的交通员来传她。她好像很得意，嗓子拉得长长
的说：“闺女大了咱管不了，就去请区长替咱管教管教！”她吃完了饭，
换上新衣服、新手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
然后叫于福给她备上驴，她骑上，于福给她赶上，往区上去。
　　到了区上。交通员把她引到区长房子里，她爬下就磕头，连声叫道：
“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作主！”区长正伏在桌上写字，见她低着头跪在
地下，头上戴了满头银首饰，还以为是前两天跟婆婆生了气的那个年青媳
妇，便说道：“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吗？为什么不找保人？”三仙姑莫明其
妙，抬头看了看区长的脸。区长见是个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道是认错了
人。交通员道：“认错人了！这就是于小芹的娘！”区长打量了她一眼道：
“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起来！不要装神做鬼！我什么都清楚！起来！”

三仙姑站起来了。区长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三仙姑说：“四十五。”

区长说：“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门边站着老乡一个十来
岁的小闺女嘻嘻嘻笑了。交通员说：“到外边耍！”小闺女跑了。区长问：
“你会下神是不是？”三仙姑不敢答话。区长问：“你给你闺女找了个
婆家？”三仙姑答：“找下了！”问：“使了多少钱？”答：“三千五！”

问：“还有些什么？”答：“有些首饰布匹！”问：“跟你闺女商量过
没有？”答：“没有！”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答：“不知道！”

区长道：“我给你叫来你亲自问问她！”

　　又向交通员道：“去叫于小芹！”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
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哝
哝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花鞋！”三仙姑半辈没
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
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
人们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来，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见
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
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
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

的故事，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区长说：“你不问我替你问！于小芹，你娘给你找的婆家你愿意跟人
家结婚不愿意？”小芹说：“不愿意！我知道人家是谁？”区长向三仙姑
道：“你听见了吧？”又给她讲了一会婚姻自主的法令，说小芹跟小二黑
订婚完全合法，还吩咐她把吴家送来的钱和东西原封退了，让小芹跟小二
黑结婚。她羞愧之下，一一答应了下来。
　　
　　十二　怎么到底
　　三个民兵回到刘家峧，一说区上把兴旺金旺两人押起来，又派助理员
来调查他们的罪恶，真是人人拍手称快。午饭后，庙里开一个群众大会，
村长报，告了开会宗旨就请大家举他两个人的作恶事实。起先大家还怕扳
不倒人家，人家再返回来报仇，老大一会没有人说话，有几个胆子太小的
人，还悄悄劝大家说：“忍事者安然。”有个被他两人作践垮了的年青人
说：“我从前没有忍过？越忍越不得安然！你们不说我说！”

　　他先从金旺领着土匪到他家绑票说起，一连说了四五款，才说道：
“我歇歇再说，先让别人也说几款！”他一说开了头，许多受过害的人也都
抢着说起来：有给他们花过钱的，有被他们逼着上过吊的，也有产业被他
们霸了的，老婆被他们奸淫过的。他两人还派上民兵给他们自己割柴，拨
上民夫给他们自己锄地；浮收粮，私派款，强迫民兵捆人，……你一宗他
一宗，从晌午说到太阳落，一共说了五六十款。
　　区上根据这些罪状把他两人送到县里，县里把罪状一一证实之后，除
叫他们赔偿大家损失外，又判了十五年徒刑。
　　经过这次大会之后，村里人也都敢出头了。不久，村干部又都经过大
改选，村里人再也不敢乱投坏人的票了。这其间，金旺老婆自然也落了选。
偏她还变了口吻，说：“以后我也要进步了。”

　　两个神仙也有了变化：三仙姑那天在区上被一伙妇女围住看了半天，
实在觉着不好意思，回去对着镜子研究了一下，真有点打扮得不像话；又
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卖什么老俏？这才下了个决心，把
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把三十年来装
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
　　二诸葛那天从区上回去，又向老婆提起二黑跟小芹的命相不对，他老
婆道：“把你的鬼八卦收起吧！你不是说二黑这回了不得吗？你一辈子放
个屁也要卜一课，究竟抵了些什么事？我看小芹满不错，能跟咱二黑过就
很好！什么命相对不对？你就不记得‘不宜栽种’？”二诸葛见老婆都不
信自己的阴阳，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别人跟前卖弄他那一套了。
　　小芹和小二黑各回各家，见老人们的脾气都有些改变，托邻居们趁势
和说和说，两位神仙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他们结婚。
　　后来两家都准备了一下，就过门。过门之后，小两口都十分得意，邻
居们都说是村里第一对好夫妻。
　　夫妻们在自己卧房里有时候免不了说玩话：小二黑好学三仙姑下神时
候唱“前世姻缘由天定”，小芹好学二诸葛说“区长恩典，命相不对”。
淘气的孩子们去听窗，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加了新外号：三仙
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
　　１９４３年５月，写于太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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